


献给中国母亲和孩子们
（前言）

儿童文学，顾名思义，是指适合不同年龄的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我的
文学作品。它浅显易懂，生动活泼，适应儿童心理，富有儿童情趣，融知识
性和思想性于娱乐性和趣味性之中，是向少年儿童进行审美教育、思想品德
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重要手段。
古往今来，世界各国产生了浩如繁星、璀璨夺目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它们在各民族间交流传播，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像《卖人柴的小女
孩》、《皇帝的新衣》、《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著名童话，都早已跨越了
国家的界碑，冲破了时代的藩篱，成为各国儿童共有的精神财富。
我们组织编写“世界儿童文学丛书”，包括童话和儿童小说两个系列，
荟萃了各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精华，为我国的小读者展现了一片文学新天地。
愿它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广大小朋友生活中的亲密伴侣。

 编者
199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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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那狐的故事

列那孤偷鱼

那天天气很冷，天色阴沉沉的。列那狐在家里呆呆地看着那几个已经空
了的食橱。
艾莫丽娜夫人坐在安乐椅上，愁眉苦脸地摇着头。
“什么也没有了，”她忽然说，“我们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饿着肚子的小家伙们快回来了，他们吵着要吃饭，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再出去碰碰运气看。”列那狐说着长叹了一声，“可是，季节不好，
我真不晓得该上哪里去。”
他还是出去了，因为他不愿看到妻子和孩子们哭泣，他只好准备跟正要
到来的敌人——饥饿——作一场斗争了。
他沿着树林缓慢地走着，东瞧瞧，西望望，想不出寻找食物的任何办法。
他这样一直走到一条被篱笆隔开的大路上。
他垂头丧气地坐在路上。刺骨的寒风猛吹着他的皮毛，抽打着他的眼睛。
他陷入了恍惚的沉恩之中。
忽然一阵大风刮过，远处飘来一股诱人的香味。这香味直送到列那狐的
鼻子里。
他立刻抬起头，使劲地嗅了几下。
“是鱼的味儿吗？”他想，“这明明是鲜鱼的香味啊！
“可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列那狐纵身一跳，跳到路边的篱笆旁。他不但鼻子很灵，耳朵很尖，而
且目光也特别敏锐：他发现打老远的地方驶过来一辆大车。毫无疑问，这股
馋人的味道就是从这辆车里散发出来的，因为当车子逐渐走近时，他清清楚
楚地看到车上装的都是鱼。
确实，这是去附近城里鱼市场卖鱼的商贩，他们的筐子里装满了鲜鱼。
列那狐一秒钟都没有迟疑。当他馋得流下口水，急不可待地想吃这些鲜
美的鱼儿时，他的脑子里忽然闪出了一条妙计。
他轻轻一跳，越过了篱笆，绕到离大车还很远的大路的一端，躺倒在路
中间，装出刚刚暴死的样子：软绵绵的身子，闭着眼睛，伸着舌头，跟断了
气的一模一样。
鱼贩们到了他跟前，停下车，果然以为他死了。
“啊？那是一只狐狸还是一只灌？”其中一个商贩看到这只躺着的东西
喊了起来。
“是只狐狸。快下车，快下车！”
“不是个好东西。不过，他那张皮倒不坏，可以把它剥下来。”
两个商贩连忙下车，上前去看列那狐。这时，列那狐装死装得更像了。
他们捏了他几把，把他翻过来，又抖落了几下，这时他们才欣赏到他那
身漂亮的皮毛和雪一般洁白的喉部。
“这张皮能值四索尔①。”其中一个说。
“四素尔，不止！起码值五索尔。五索尔我还不一定肯卖呢！”

                                                
① 法国古代货币的名称，二十索尔合一法郎。



“把他扔在车上吧！到了城里，我们来收拾这张皮，卖给皮货商。”
两人漫不经心地把列那狐扔到了鱼筐边，重新上车，继续赶路了。
你们一定会猜到，我们这只狐狸在车上笑得多么开心！
他正落在好地方：那里有够他一家人吃的丰盛的午餐。
他几乎一动也不动，毫无响声地用锋利的牙齿咬开了一个鱼筐，开始了
他的美餐。一眨眼工夫，至少三十条鲱鱼进了他的肚子。虽然没有佐料，但
他并不在意。
吃完后，他丝毫不想逃跑。他还要利用这个好机会呢。
咔嚓一下，他又用牙齿咬开了另一个鱼筐。那是一筐鳗鱼。
这次，他要为家里人着想了。他自己只尝了一条，那是为了察看鱼儿是
不是新鲜，保证亲人不会受害。
他巧妙地把好几条鳗鱼串起来做成一个项链，挂在自己的脖于上，然后
轻轻地从车后滑到了地上。
他下车虽然很轻，但还是发出了一点响声。
赶车人发现那只死狐狸已从车上逃跑，正感到莫名其妙和惊讶不已的时
候，列那狐嘲讽地向他们喊道：
“上帝保佑你们，我的好朋友！让皮货商节约六个索尔吧！
“我给你们还留着一点很好的鱼儿呢，谢谢你们送给我鳗鱼啦！”
商贩们这才明白，是列那狐用计捉弄了他们。
他们当即停住大车，去追捕列那狐。可是尽管他们像追赶小偷一样奔得
上气不接下气，狐狸还是比他们跑得快。
他很快翻过篱笆，摆脱了失主的追逐。
两个商贩懊丧万分，只好重新上了车。
列那狐跑着跑着，不一会儿就到了家，与正在挨饿的一家人相会。
艾莫丽娜带着亲切的微笑走上前来迎接丈夫。她看到列那狐脖子上挂的
这串项链，觉得比任何首饰都华美。她向丈夫表示热列的祝贺，然后小心地
关上了茂柏渡①的大门。列那狐的两个孩子贝尔西埃和马尔邦什虽然还不会打
猎，但已经学会了烹饪技艺，他俩生起了火，把鳗鱼切成小块，串在铁扦上
烤了起来。
艾莫丽娜忙着侍候丈夫：她给他洗脚——他已经上累了，还擦洗厂他那
身被鱼贩们估价为六索尔的漂亮的皮毛。

                                                
① 列那狐的居住地。



列那孤教伊桑格兰捉鱼

伊桑格兰暗中被列那狐浇了一头开水，痛得死去活来。坐在列那狐家的
大门口呻吟。列那狐从一个旁门出来，走到他的跟前。
“啊，我的好舅舅，我真疼爱你！这么冷的夜，你孤单单的一个人待在
外面，我多不忍心啊！如果我能陪伴你，那么夜对你来说也许会显得短一些。”
伊桑格兰已经没有力气回答了。他只是唉声叹气地颤抖着，嘟嘟哝哝地
抱怨着。
接着，狐狸和狼没说一句话，默默地在黑夜里向前走去。
不知是凑巧，还是列那狐的诡计，他俩来到附近一个池塘旁边。
正是严冬季节，池塘里结了冰。冰上有一个窟窿，那是农民为了给牲口
饮水而砸开的。
列那狐望了望这个冰窟窿。窟窿旁边还放着一个汲水用的吊桶。
“哈哈，”他仿佛满怀希望自言自语他说，“这正是个捉鳗鱼的好地方
呢！”
这句话立即勾起了伊桑格兰的馋欲，他一下子忘了刚才受戒挨烫的痛苦
了。
“怎样才能捉到鳗鱼呢？”狼问。
“就用这个家伙，”列那狐指了指水桶说，“拿一条绳子把它拴住，沉
到水里去。不过一定要有耐心，要等很久才能把桶提上来。那时候，桶里就
满是你尝到过的那种美味的鳗鱼了。”
“让我来捉吧！”伊桑格兰抢着说。
“既然你想捉，那么，好舅舅，你就开始捉吧！”列那狐说，“我不会
去告诉那些修士的，他们也就不会知道今夜你打破了必须坚持的斋戒。”
“可是，我们没有拴水桶的绢子啊，我这里有一点点线头也不顶用。”
“嗨，有办法了！”伊桑格兰叫起来，“列那狐，你把水桶缚在我的尾
巴上。我愿意这样蹲着，让很多的鱼儿游进桶里来。这样，准也下会抢走我
们的鳗鱼了。”
列那狐偷偷地笑了，立刻结结实实地把水桶绑在伊桑格兰的尾巴上。伊
桑格兰就坐在冰上，让水桶沉到了冰窟里。
这时候，列那狐躲到较远的一丛灌木里。他把嘴夹在两只前爪中间，半
睡半醒地监视着狼的行动。
夜越来越冷。拴在狼尾巴上的水桶里的水逐渐 结了冰。可怜的伊桑格兰
觉得水桶越来越重，以为已经装满了鱼呢。
最后，冰结得又硬又厚，伊桑格兰动弹不得了。他于是焦急起来，大声
喊道：
“列那狐，水桶大概满了吧？我已经动不了啦！里面装得大多了，你来
帮我一下呀！
“况且，天也快亮了，再过一会儿就会有危险。”
列那狐在远处放声大笑，显出讥讽的神情。
“贪多嚼不烂啊！”他说。
天真的亮了，人们起了床。
村子里一个习惯于黎明狩猎的富裕领主出来寻找猎物。他骑马携犬向他
塘奔来，田野上响起了一片喧嚣声。



“狼！狼！”领主的随从们喊起来，“他被拴住了，快打死他！”
大群人马朝着狼奔来。猎犬打头阵，领主冲在最前面。
不用说，列那狐一听到打猎的声音，早就溜之大吉了。
领主下马后，举剑向狼跑来。这时猎犬已经把他团团围住了。
可是，领主踏上冰块后，脚一滑，剑没有刺中狼的身子，却把他冻在冰
里的一截尾巴斩断了。狼因此脱身。
伊桑格兰带着剧痛，乱蹦乱跳，最后总算摆脱了猎狗的追捕。他除了把
一截尾巴留在冰里以外，还伤了皮，掉了不少毛。
他非常痛苦。但是当他想到那截已经失去的美丽的尾巴时，他的痛苦更
是难以忍受了。
最后，他的心里隐约地升起了一个疑团——这包增加了他的痛苦：他怀
疑自己的外甥列那狐是不是在捉弄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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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那孤与花猫蒂贝尔——香肠事件

那天早上，小狗古杜瓦得到一份美味：一大段圆润鲜嫩的香肠。他的主
人不知为什么不爱吃而留给了他。
人们把香肠拿到他的踉前，让他欣赏了一番，又让他闻了闻。古杜瓦像
一条白杨鱼似地欢跃起来，摇着尾巴，发出喜悦的叫声。他等着主人把这条
答应给他的香肠给他吃，可是女仆却偏偏把它放到了一个很高的窗台上。
“现在还早呢，”女仆说，“过一会儿再给你吃。”
古杜瓦看了那么好的食品，肚子觉得更饿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
是被拴着的呀！他可怜地叹息了一会儿，只好忍气吞声了。
他躺下来，等待着。
这段还有点温热的香肠的气味散发到了远处，正好被经过这里的列那狐
闻到了。
“真香！”他想。
出于好奇和馋欲，他开始东张西望，看看是不是碰巧能在散发这股诱人
香味的地方找到他的午餐。
当他走近住宅时，他遇到了躺在树下睡觉的花猫蒂贝尔。
“我的伙伴，”列那狐问，“这阵那么香的味儿是从你家散发出来的吗？
我的鼻子被享得好舒服啊！”
花猫微微睁开眼睛，抬起他那机灵而顽皮的脑袋，用一秒钟工夫很快嗅
了一下空气。
“唔，是的。”他说，“我想这是人们为我准备的午餐的味儿。”
接着他很有礼貌地补充说：“如果你愿意跟我走，我可以让你知道这是
怎么回事。”
于是，他便一声不吭地庄重地向住宅走去。列那狐跟在他的后面。
一到住宅，他们看到古杜瓦正在痛苦地叹着气：
“啊，我的鲜美的香肠，你要能自己掉下来该多好啊！”
“你怎么啦，古杜瓦？”蒂贝尔亲切地问。
古杜瓦急忙向蒂贝尔讲了女仆的刻薄行为：她把这条鲜美的香肠只让他
闻了一闻，就放在他够不到的地方了。
“不过，她明白地对我说过，这是‘我的’午餐。”
蒂贝尔跑回列那狐身边。
“蒂贝尔，听我说，”列那狐说，“这个古杜瓦真是太傲慢了！你没听
见吗，说这是‘他的’午餐。在他眼里，你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假如你能
帮助我，我倒可以把这条香肠弄到手，然后咱俩再回到你刚才休息的草地上，
舒舒服服地一起享用。”
蒂贝尔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两人便想起办法来。
他们约定：蒂贝尔进入住宅，跳到放香肠的窗台上，设法把香肠扔到列
那狐的身边，然后由列那狐把它取走，跑到稍远的地方等着蒂贝尔。
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
小狗古杜瓦看到自己的午餐被列那狐抢走了，就像被人勒死一般地狂叫
起来。
蒂贝尔看到列那狐飞快地跑走了，知道上了当，就对古杜瓦说：
“我去追这个小偷，把你的香肠夺回来。”



列那狐是狡猾的，蒂贝尔猫却比他更精明。
蒂贝尔抄了一条近路赶去。当列那狐满以为大局已定。可以独吞香肠的
时候，他忽然看到花猫的影子就在他的身边——他正悄悄地跟着他呢。
他心里暗暗吃惊，但表面上仍然装得很镇静，盘算着怎样摆脱这位不速
之客。
蒂贝尔心里也正在想着对策。
“到哪儿去啊？”蒂贝尔问，“咱俩到哪儿去分这条香肠啊？
“噢，你要是老这么跑，我们永远也吃不上了。”他语气激烈地继续说，
“你已经把它拖在地上弄脏了，你的口水也流到了牙齿咬着的地方了，这多
叫人恶心哪！
“要不，我给你做个样子，看看怎么叼法才合适。”
列那狐不大欢迎这个提议，因为他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怀疑
别人会捉弄他。
但是，他看了看蒂贝尔，暗暗思忖：叼着这么一大条香肠是很难溜走的。
于是，他终于接受了同伴的建议。
花猫用很雅致的姿势拿了香肠的一端，然后又非常巧妙地把另一端甩到
背上，使它不致拖在地上。
“就这个样子。”蒂贝尔说，“一会儿，等我走累了，你也这样叼。你
看，我甚至没有把它碰到嘴上，这就干净多了。
“走吧，我们也许可以到前面那个小丘上去吃，在小丘上能欣赏欣赏周
围的风景，也便于进行自卫。”
没等他的伙伴回答，蒂贝尔就快速小跑起来。列那狐花了好几分钟时间
才赶上他。
当列那狐到达那个小丘时，蒂贝尔已经坐在小丘上面一个大十字架上
了。
“你在这上面干什么？”列那狐愤愤他说，“决下来，蒂贝尔，让我们
瓜分香肠吧。”
“为什么要下来呢？”蒂贝尔说，“还是你上来吧，上面更舒服呢。”
“你不知道我不会爬高吗？”列那狐怒气冲冲地回答，“你可不能赖掉
自己说过的话啊！而且，这条香肠已经成了圣餐，快把一半扔给我吧！”
“怎么，你已经喝过圣酒了吗？”蒂贝尔用温和的责备口气说，“这香
肠成了圣餐，那就更应该在这儿十字架上吃，而不能拿到地上去了，不然就
会有罪的。”
“我只拿我的那份儿就行了，”列那狐吼起来。“快把属于我的一半扔
给我。”
“你是多么野蛮啊！”蒂贝尔带着轻蔑的神情说。“听到要把这样的圣
餐随便乱扔，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另外，把这样美好一件东西分割
开来。也确实太可惜了，所以，列那狐，我建议跟你达成一项协议，下次要
是再找到这么一条香肠，一定让你独吞，我保证连一点残渣都不占。”
“蒂贝尔，蒂贝尔，”列那狐责骂起来，“要是你不给我哪怕是小小的
一块，你就是一个坏伙伴。”
“列那狐，列那狐，”蒂贝尔学着他的腔调说，“我是一个好伙伴，因
为下次我把既没有流过你的口水、也没有沾着地上灰尘的又新鲜又干净的香
肠全部奉送给你。这次我留给自己的仅仅是一件处理品。啊，列那狐，你真



没有良心！”
不等列那狐回答，蒂贝尔就吃起香肠来了。
列那狐见到这个情景，急得哭了起来。
“你在为自己的罪孽哭泣吗？”蒂贝尔装作天真的样子问，“这使我很
高兴。善良的上帝一定会宽恕你的，因为你已经作出了那么深刻的忏悔。”
“蒂贝尔，你不要这样嘲笑我。”列那狐说，“你想一想，当你口渴的
时候，你还是要下来的。”
“为了喝水而下来？”蒂贝尔惊奇他说，“世上可没有那样的事！你瞧，
一个积满了新鲜雨水的小潭就在我的身边，可见上帝是多么仁慈！”
“可是，你总有一天要下来的，我等着你。”
“等多长时间，亲爱的列那狐？”
“等若干年。我发誓要等你，可以等七年。”
“七年⋯⋯，啊，这真使我伤心！”蒂贝尔若有所思他说，“想到你七
年不能吃饭，怎不叫我伤心！你已经发过誓了，你可不能再离开这儿了。”
当列那狐又急又气地看着蒂贝尔时，蒂贝尔不慌不忙地吃了起来。
忽然，列那狐竖起耳朵，显得有些紧张。
“蒂贝尔，什么声音？”他问。
“一阵美妙的乐曲声，”蒂贝尔回答，“可能是一列游行队伍在歌唱。
真好听！”
但是，列那狐心里很明白：远处传来的是猎狗的叫声，而不是人们在歌
唱。
他于是准备逃跑了。
“嗨，你到哪里去？”蒂贝尔喊道，“你想干什么去？”
“我走了！”列那狐说。
“那么，你的誓言呢，你忘了吗？七年！列那狐，你应该在这里守七年，
你可不能失信啊！”
然而，列那狐连头也不回，慌忙逃走了。



蒂贝尔的尾巴被戳

升天节①快到了，气候格外宜人。列那狐从家里出来，感到生活无限的美
好。
他走着，呼吸着新鲜空气。不一会儿，看见迎面走过来了花猫蒂贝尔。
他俩自从香肠事件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很多日子过去了，列那狐也
似乎不想再算这笔帐了。
“你好，我的漂亮温和的朋友！”他亲热地向蒂贝尔打招呼，“跑得这
么快到哪里去呀？”
“我到附近一个农家去。”蒂贝尔回答，“听说他的妻子把一大罐奶油
放在面包箱里，我想去尝一尝。当然，这是一场冒险，不过，我愿意试一试。
你想跟我一起去走一趟吗？他家的鸡棚里仿佛货色也不少，你有兴趣去光顾
一下吗？”
“非常乐意。”列那狐说。他想到一顿午餐马上就要到手，心里特别高
兴。“我们快走吧！”
经过一阵小跑，他们到了由高高的木栅栏围着的一座住宅旁边。
“哎，天哪！”列那狐泄气他说，“这怎么办？没法进去啊！这些栅栏
太密了。”
“等一下，”蒂贝尔说，“别那么快就灰心丧气。绕个圈子看看。”
他们果然碰上了运气：栅栏的一角正好有点破损，他们便顺利地从那儿
钻进去了。
列那狐一股劲儿要往鸡棚跑。蒂贝尔拦住了他。
“你做什么？”他说，“我们不能从那里下手：母鸡们看到要遭受袭击，
就会大叫大嚷起来，所以最后才能干这一着。先搞奶油罐，就稳妥多了。走
吧！”
列那狐本想冒险掏鸡窝，但最终还是被花猫说服，跟着他一起走了。蒂
贝尔蹑手蹑脚走近屋子，当他肯定餐厅里确实空无一人后，他俩便悄悄地溜
了进去。
“这个，”蒂贝尔指着一个箱子说，“这个就是农妇藏奶油罐的面包箱。
列那狐，你帮帮我忙，咱俩把箱盖打开。你撑着盖子，先让我吃，然后再轮
到你。”
列那狐同意了。因为他惦念着那群过一会儿就能到嘴的肥美的家禽，所
以希望尽快了结这奶油罐的行当。
这罐奶油脂肪很多，味香色美，蒂贝尔半眯着眼睛，吃得津津有味，因
而也吊起了列那狐的胃口。
应该赶快结束行动。可是蒂贝尔却仿佛要在这儿呆上一天似的。
“行了，行了，蒂贝尔，”列那狐说，“快一点吧，这个箱盖重得很，
我怕撑不住就会掉下来的。”
蒂贝尔把鼻子一直埋在奶油里，连回答都不想回答他。
“噢，吃完快出来呀！”列那狐抱怨起来，“现在该轮到我了，蒂贝尔！
蒂贝尔，我撑不住盖子了。”
“再过一会儿。”蒂贝尔说。他觉得应该让列那狐再等一会。

                                                
① 法国古代货币的名称，二十索尔合一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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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等了，一秒钟也不行了，快出来呀！”列那狐喊起来。
蒂贝尔听到列那狐那样催逼他，感到恼火了。他不再喝奶了，接着砰的
一声把奶油罐打翻在箱子里。
“噢！”列那狐心疼地惊叫起来，“你真笨！顽皮，馋嘴，又那么笨手
笨脚，这一下叫我吃什么呢！我早该放下盖子把你关在里头才是。”
这时，蒂贝尔噗的一跃，跳出了箱子。但是列那狐放下箱盖的动作比他
还要快，蒂贝尔的尾巴被盖子截成了两段。
蒂贝尔发出了一声惨叫，疼得跌倒在地上。
“坏蛋！”他嚷道，“你把我搞成什么样子了！我的漂亮的尾巴就这样
被弄断了。啊，你害得我好苦啊！”
“这不能怪我呀，”列那狐厚着脸皮说，“是你跳得太猛，才闯下这祸
的。”
“啊，啊，啊，我的可怜的漂亮的尾巴！”花猫呻吟着，“呜，呜，呜，
痛死我了！我变得这么难看了⋯⋯”
“你说什么？”列那狐说，“这样对你才好呢，你因此显得更年轻，更
活泼了。如果我知道割掉尾巴后那么好看，我也真想叫人割掉呢，而且，你
不觉得你的身子因而变得更轻巧了吗？”
“别戏弄我了！”蒂贝尔叱责道。
“我真的不是戏弄你。你可以跑一跑，看看是不是更轻巧了。以后别人
都会追不上你的。”
“我本来就很轻巧，跑得很快。”蒂贝尔说，“你真是个糟糕透顶的伙
伴。”
“不，完全不是。”列那狐说，“走吧，蒂贝尔，你也哭够了。现在让
我们上鸡棚去吧，让我们把刚才的一切都忘掉吧！”
他俩慢慢地出来，向鸡棚方向走去。
“我建议你先捉那只公鸡，”蒂贝尔说，“因为我看那只公鸡比那些围
着他转的老母鸡更年轻，更丰满，所以也就更鲜美。另外，他喊救命喊得最
响。所以，应该先把他搞掉。”
这个建议确实很有道理。但是，花猫的话说得太响，把那只头埋在翅膀
里正在打吨的公鸡吵醒了。
公鸡喔喔喔大叫了一声。
住宅里所有的人都被吵醒了。男仆和女佣跟在看家狗后头蜂拥地跑来。
必须赶快逃跑！蒂贝尔立刻作出决断。
他找到木栅栏的缺口，一刹那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庆幸自己比列那
狐跑得快，因为列那狐现在上受到一大群看家狗的围攻呢。蒂贝尔觉得这已
经为他丧失尾巴稍稍出了口气。
列那狐狠命咬了一只狗的鼻子，其余的狗被这只狗的惨叫声吓呆了，动
作迟疑了一秒钟。
就在这一秒钟的时间里，列那狐获得了逃命的机会。
他逃回家里包扎自己的伤口。
跟花猫蒂贝尔一起干的这番事业，对他来说显然不太成功。



列那狐与猎人——真假狐皮

列那狐动身到遥远的地方去游历。想躲开伊桑格兰的报复，多少是他这
次出门的动机，而且艾莫丽娜夫人也竭力劝他的丈夫这样做。
天气晴朗，列那狐在路上愉快地跑着。中午时分，他用几只小鸡充饥—
—这些小鸡是跟他们粗心大意的妈妈在林中空地上散步时被列那狐捕获的，
又在一个小泉里喝了几口清凉的水，然后继续赶路。
他想去拜访他的一个表兄，他住在一位富裕的王爷的大庄园附近。那位
王爷酷爱打猎，因而是个可怕的邻居。
可是，庄园的饲养场里有那么多的鸡鸭，另外，要是稍用一点手腕，还
能在城堡的地窖里弄到一大批食物。因此，列那狐的表兄认为，即使担点风
险，住在那里也还是值得的。
况且他行动谨慎，又摸透了这位猎人的脾气，所以危险也不很大。
列那狐希望，如果不同这位猎人打交道，至少也该和他的那群家禽以及
装满整个食橱的那些美味的火腿发生些关系。这些东西使这个庄园成了一个
天堂，一个类似他向伊桑格兰吹嘘过的天堂。
他边跑边转着这样的念头，心里感到乐滋滋的。
不一会儿，他走进了一座郁郁葱葱的森林。看到表兄占有那么美好的地
盘，他心里很羡慕。跟这里相比，茂柏渡的环境太差了！列那狐在那里出神，
幻想着把自己的家迁到这里来。
忽然，离他很近的地方响起一阵打猎的喧嚣声——猎大的狂吠、猎人的
喊叫和急促的马蹄声。这对列那狐来说意味着灾难即将来临。
他没有预料到这场狩猎，又不熟悉这里的地形，所以感到性命难保了。
猎犬们已经发现了他。“狐狸！狐狸！”的喊叫声响成一片，把寂静的
森林搅成乱哄哄的一团，仿佛在列那狐耳边敲响了丧钟。
列那狐先用最快的速度向前猛跑，接着又用拐弯抹角的老手法东奔西
窜。然而，大群猎人和猎犬已经追来，而且他们精通猎艺，列那狐很快就陷
入了重重包围之中，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那座通向城堡的吊桥。他于是像
一阵风似地窜了过去。
王爷得意地大叫起来：“哈哈，白投罗网，他被擒了！”
列那狐尽管被宣布受擒，但窜入城堡后却不见了。猎手和猎犬赶来到处
搜寻，怎么也找不到这只狐狸的踪影，他像幽灵一般在城堡里消失了。
人们从地窖找到楼顶，又去邻近房子中搜索，里里外外，翻箱倒柜，甚
至把烤炉和面缽都检查到了，却始终没有发现这只机敏的狐狸一丝一毫的形
迹。
“哎呀，”王爷为丢失那么漂亮的猎物而十分懊丧他说，“他能跑到哪
里去呢？”
“我看这只狐狸真是个鬼，可是我不能让鬼留在我的家里，我一定要把
他撵出去。”
几个不肯死心的人还在继续搜寻，终于一无所抉。王爷宣布当晚暂且罢
休。
“吃晚饭吧，”王爷说，“吃点饭，鼓鼓劲儿，明天再继续找。”
这一晚，人们围绕着这件事议论纷纷。女人们嘲笑猎手们无能，猎手们
决心要在第二天报仇。



天刚亮，他们又开始打猎了。他们才出城堡就发现列那狐站在树林旁边，
正看着他们过来呢。
这一次是列那狐在引诱猎人。
他像前一天一样，东绕西拐，又把大群猎狗和猎手引到城堡的吊桥边，
接着，如同第一次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谁也无法再找到他了。
一连三天。列那狐都是这样戏弄他们：早上，人们看到他在林中空地上
乘凉，便去猎捕他，他却很快离奇地失踪了。城堡里的人们以为是着了魔。
第四天，王爷因为有个亲戚带着厚礼来拜访他，所以对这件事情稍微放
松了一点。
人们起劲地猎取野猪，对列那狐也就不大注意了。晚上，猎人们回来时
又看到了仿佛故意等着他们的这只狐狸，于是他们又向他扑去。
跟前几天一样，列那狐又立刻不见了。这件事成了大家与客人谈话的主
题。
晚饭时，桌上摆满了大盘新鲜野味。坐在安乐椅上的客人抬头看着墙上
说：
“哦，赞美上帝，你这儿挂着那么珍贵的十张狐皮。你想猎取的那一只
也跟这些一样精美吗？”
“十张？”主人惊奇地问，因为到底有几张狐皮他记得很清楚，“不，
只有九张。”
他还没有来得及继续说下去，门外传来了狗叫声。
客人笑了起来。
“那是我带来的狗，他对我很忠实，从来不离开我。”他说，“夫人，
是否可吩咐使女让他进来，像惯常那样躺在我的脚边。他跟随我多年，成了
我的伙伴了。”
佣人开了门，狗就进来了。但是他根本不去主人的脚边，而是朝墙上挂
着的狐皮狂叫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王爷说，“我们原来只有九张狐皮，现在却成了十
张。”
于是王爷走近墙壁仔细观看。
“阁下！”他叫起来，“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你瞧，在这几张
狐皮中间，不就有那只叫我们找得好苦的活狐狸吗？他在那儿高高地吊着装
死呢。可是这一次，他逃不了啦！”
他伸手去抓列那狐，列那狐狠狠咬了他一口，然后趁大家因发现他而乱
叫乱嚷的时候，又一次逃跑了。
当人们想到应该赶快曳起吊桥时，他已经逃得很远了。他轻快地笑了，
为自己能这样成功地捉弄了整整一大批猎人而高兴。
他不再去找他的表兄了，而是沿着原路回到了家里，很快见到了他的亲
爱的艾莫丽娜和孩子们，向他们讲述了这段经历。



列那孤诱捕公鸡尚特克勒

列那狐去远方旅行。
风和日丽，景色悦人。列那狐的心里充满着快乐。
他沿着林边小路自由自在地跑着。为了寻找丰富的食物，他决心到遥远
的地方去。
无意间，他到了一个陌生的、然而却是很迷人的地方：放眼一片翠绿，
蜿蜒在树木和花草间的清澈的小溪灌溉着肥沃的田地，在一排篱笆围绕着的
花园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牧场。列那狐即使没有看到那个大牧场，也会觉得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
那个花园一眼望去就使人感到很舒服：树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水果，家
禽们在那里自由地嬉戏。
那里有很多公鸡、阉鸡和母鸡。列那狐看到那么丰美的佳肴摆在面前，
不禁喷喷地舐起嘴唇来。
他只稍稍用一点手腕就溜进了这个乐园，然后躺在篱笆旁边拟制他的行
动计划。离他很近的地方有几只母鸡在觅食。
在这群母鸡当中，有一只名叫潘特的，能下又圆又大的蛋，主人十分珍
视她。她在全鸡树里享有很高的声誉，不仅因为她能下蛋，而且还因为她善 于
解梦。大家知道，这对信梦的人来说是一种令人钦佩的本领。
由于列那狐走得大近，再加上发出了一点响声，母鸡们开始叫唤起来。
尚特克勒———只最雄美的公鸡立刻奔了过来。
“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公鸡问。
“我们听见有谁走动的声音。”潘特说，“我还看见两只眼睛在篱笆那
边闪光，这是真的，绝对不会错。尚特克勒，一定有敌人在窥伺我们，我们
现在很危险！”
母鸡们又使劲地尖叫起来。尚特克勒费了很大努力才使她们安静下来。
“栅栏很牢固，那是新做的。”他说，“我们没有危险，大家不必惊慌。”
“可是，潘特，我想问问你。”公鸡继续说，“刚才你们那么大声地毫
无用处地叫唤时，我正在那边小屋顶上晒太阳睡觉。你们把我吵醒了，惊散
了我的一个噩梦。潘特，让我给你讲讲这个梦，你给我解解看。”
“好吧。”潘特说。
“是这样，”尚特克勒说，“在梦里，当我好像就在这里品尝着新打的
什么谷粒时，我看到一只奇怪的动物向我走来。他穿着一件储红色的皮袄，
他一定要把这件衣服送给我。我再三跟他说，这衣服根本不合我的身材，而
且我习惯了自己的羽毛，一点不适应这种皮毛。可是没有用，这个陌生人非
要把它给我不可。最后我只好穿上了他的皮袄。
“这衣服的穿法也真特别！我费了很大力气把自己的头从一个镶着又尖
又硬的白色花边的口子中套进去，刺得我疼痛难忍。我从来没有穿过这样的
衣服。这件皮袄又那么紧，里子都是毛，弄得我特别难受。所以，即使你们
刚才不叫，我可能也要被这件衣服弄得难受醒来。
“这个怪梦弄得我心惊肉跳。潘特，你说呢？”
“难怪你那么激动。”潘特说，一边点了点头，“这确实是个噩梦。但
愿这场梦如往常那样只给你一场虚惊。啊，我真担心。这件你被迫穿上的皮
袄肯定是属于一只野兽的，这只野兽将会先咬掉你的头，然后再把你吃掉。



那白色尖硬的花边就是他的牙，而你觉得难受，是因为他把你衔在嘴里。
“啊，尚特克勒，这太可怕了，你得提高警惕啊！尽管你下愿相信篱笆
那边藏着敌人——我是亲眼看到他的眼睛的——我们也该回牧场去躲一躲才
好。
“否则，尚特克勒，我担心在中午前，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就会穿上这
件皮袄了。”
“你疯了，潘特。”尚特克勒耸了耸肩膀说，“这儿，这个花园是我们
的安全地带。我记住了你的话，怎么也不到大路上去，在那里或许会遇上想
害我们的那只野兽。谢谢你，潘特，我的美人，感谢你给我这番说明，使我
受益不浅。”
随后，尚特克勒就离开了。他走到稍远的一堆厩肥上，想在那里再睡一
觉。
虽然尚特克勒认为没有危险，潘特和别的母鸡还是决定回鸡舍去。她们
一边叫着，啄着食物，一边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回去了。只留下公鸡
在那里睡觉。
躲在篱笆后面的列那狐清楚地听到了他们刚才的谈话。他觉得这番话很
有趣。想到尚特克勒竟用那种办法穿皮袄，他的喉头不禁快活地收缩了几下。
篱笆不太高。他从上面望过去，就可以看到在厩肥上打炖的尚特克勒的
几根漂亮的羽毛。
他心里盘算着：敏捷地一跳，也许一下就能扑到公鸡身上，按他梦中的
方式把他吃掉。
列那狐后退了几步，目测一下距离，然后一股猛劲跃到空中，噗的一下，
却落到了公鸡的身旁。公鸡顿时惊醒，腾空飞起，发出了被宰割般的叫声。
列那狐是惯于花言巧语的：
“我的亲爱的表弟，”他说，“真高兴能在这里遇见你！我非常熟悉你
的爸爸，他是我爸爸的表兄弟。因此，能和你相识，我真感到荣幸！”
尚特克勒被这几句漂亮话迷惑住了。能说出这样甜言蜜语的人怎么会有
恶意呢？显然，他不把列那狐当成梦中遇到的穿赭红色皮袄的那个陌生人
了。听了这位新表兄的奉承话，尚特克勒不再想还会遇到什么灾祸了。
“你长得真是漂亮极了，”列那狐一本正经他说，“比你的爸爸还要漂
亮。你爸爸当时是鸡埘和饲养场里的明星。可能你还继承了他那百听不厌的
歌喉吧？”
尚特克勒轻轻咳了一下，清一清嗓子，想让这位行家听一听。
他尖声地唱了几个音调，列那狐点头表示赞赏。
“对，对，就是这样！”他说。“但是，你能不能也像你爸爸那样歌唱，
也就是说，你爸爸认为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发出最动听的歌声。这很奇怪，是
不是？可是正是这一招使人人都惊叹不已。你也能这样做吗？”
啊，潘特，你的明智的忠告真是多余的！难道骄傲和虚荣心一定使人失
败吗？
尚特克勒听了列那狐的话便不再犹豫了。他已经完完全全打消了对列那
狐的最后一丝疑虑。
他于是闭上眼睛，唱起了他最美的歌。
列那狐乘机下手，扑上去把他擒住了。
潘特在远处看到了这一情景。



她大声叫唤起来。一个女佣人应声跑来，后面又跟了好几个男仆，最后
主人也出来了。他责备女佣人大大意，让狐狸抓走了他的最美的公鸡。
可怜的女佣怎么办呢？只能大声呼救了。
于是，一大群人相继赶来，但是没能追上列那狐和他捕获的公鸡。列那
狐已经跑出很远，朝着通往森林的大路奔去了。
尚特克勒觉得十分难受，感到自己快要完蛋了。然而他还是鼓起勇气对
劫持他的人说：
“他们追你来了，难道你不回敬他们一两句话，羞辱他们一番吗？
“哎，潘特，我的可怜的潘特，你一定会说，无论如何我将穿上这件皮
袄了，无论如何，无论如何！”
列那狐每走一步，尚特克勒就用悲惨的声调说一句“无论如何，无论如
何”。于是，列那狐也忽然忍不住骄做地重复起来：
“无论如何，对，无论如何，你将穿上这件皮袄他为了夸耀自己的机敏
而稍稍松动了一下牙齿。尚特克勒趁这机会连忙挣脱了身子，只留下几根鸡
毛在狐狸的嘴巴里。他挣扎着飞到附近一棵大树上。他抖了抖翅膀，摇摇晃
晃地喊道：
“啊，表兄，你的皮袄的花边真尖硬！我可不愿再跟你做表兄弟了，我
也不再唱歌了，而且我以后睡觉时一定要睁着一只眼睛才行！”
“而我，”列那狐愤怒他说，“我以后说话时一定要闭着嘴巴才行！”
跑在仆人前头的牧场的猎狗快要追上列那狐了。由于列那狐不准备把他
的皮袄再送给猎狗，所以他便溜走了。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列那狐居然上了一只公鸡的当，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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